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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宋代儒家积极构建本体论的时代背景和自身早年儒生经历的影响下，为了完善其医学理论体系，

张元素开始重构制方用药理论。张元素将药物的气、味属性作为药物功效的本原，将药物气味的厚、薄作为
分类依据，并引入阴阳、五行、运气等理论，构建药类法象体系; 以气味用药为核心，整理出 “气味制方
法”和“五行生克制方法”。张元素将药物内在的气味属性作为论证药物外在功效的最终本性，这种理论构
建方式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所重构的制方用药理论紧密地契合了其 “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
法”的理论模型，同时丰富了脏腑气化论指导下的制方用药理论依据。
［关键词］制方理论; 药性理论; 张元素本体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文化、经济发展的鼎
盛时期。宋代统治者采取 “兴文教，抑武事”的
治国策略，尊崇儒学，大力普及儒学教育，重视文

献整理及出版活动，同时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使

得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
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正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儒
学进行了有力的革新，宋代理学应运而生，成为中

国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此同时，由于宋代
重视医药事业的发展，加之 “医乃仁术”“不为良
相，便为良医”等思想的指引，大量儒医的出现
加速了理学思想融入到中医学的进程，促进了医学

理论水平的提高及技术的发展。宋代盛行的理学和
运气学说，对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和张元素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二者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 “援
易入医”和借用理学天人观和本体论的痕迹。张
元素，字洁古，易水学派开创者，早年为儒生，后

因科举不利而潜心医学。弃儒从医的人生经历、同
期著名医家的医学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均对张

元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数十年努力，张元素独
树一帜，在脏腑辨证、制方遣药等方面自成一家，
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易水学派。本文试从本体
论角度入手，对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进行剖析，以

期能提纲挈领地把握易水学派用药心法。

1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发展及对医学的影响

本体论是哲学中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部

分［1］。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本体意义相近的范畴
是“本根”，所以中国传统“本体论”又称“本根
论”［2］。中国传统本体论用于探究宇宙万物产生、
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3］。本体论的
建立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世界本原、宇宙本
体探索的精神需求，也有助于统治者改变或维护社

会生活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与治理［4］。宋代以
前，道家以“道论”为本体论，佛家以 “缘起论”
为本体论，儒家虽然在《易经》《礼记》中有相关
论述，但是孔子逝世之后一直隐而不彰。两汉时
期，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五经被奉为官

学，经学大兴。但是，谶纬解经的兴起使儒学逐渐
走向庸俗化和神秘化，排斥新思想和非正统学说，

导致儒学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5］。魏晋南北朝及
隋唐时期，道家、佛家分别进入发展鼎盛期，在这
一冲击下，儒学独尊的局面遭到破坏，传统伦理道

德的破坏和残酷的现实挑战亦使得儒学难以再吸引

人心，儒学的发展陷入低潮。儒学的衰落、佛道的
冲击以及社会的动荡迫使儒家学者积极寻求新的理

论突破，他们积极地借鉴佛、道的思想成果，尝试
建立一种把儒家伦理与哲学本体论统一起来的哲学

思想体系，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维护社会的稳

·7581·中医杂志 2020 年 11 月第 61 卷第 21 期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0，Vol． 61，No． 21



定［6］。唐末时期，儒家韩愈、李翱等积极提倡
“道统说”和 “复兴论”，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方
向［7］。北宋时期，为防止唐末五代动乱再现，宋
初诸帝采取“崇文抑武”的治国策略，尊崇儒士，
扩大科举取士，重视文化道德伦理建设。由于政治
的需要，统治者对修史工作和以 “尊王攘夷”为
主旨的儒家经典 《春秋》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
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8］。宋真宗、宋仁宗两
朝大力推倡儒学，改革科举取士，兴办州县之学，

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益兴

盛和新学风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新儒学兴起［9］。
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代理学应运而生。
在理学兴起的过程中，《易经》因其丰富的哲

学内涵成为宋代理学家的思想源泉。《易经》不仅
系统地提出天道观，指明宇宙变化规律和人事规律

的相通性，即 “天人合一”思想，还运用所认知
的天道观全面地论证了儒家的道德思想［10］。如
《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用
天道来直接论证君子的道德规范，而非 《论语》
中孔子对君子道德的经验总结和直觉体悟。这种义
理易学极大地弥补了传统儒家经典中对君子的道德

论述缺乏哲学依据和权威性的缺陷，因此，宋初的

儒学家选择了 《易经》作为抗击佛、道，重构儒
家理论的主要依据。他们纷纷以 《易经》为基础，
着眼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宇宙的本源和儒家伦理

道德等重大问题，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汲取佛、道
的思辨哲学，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由于 《易经》对儒家复兴的重要性，一时

“研易”蔚然成风。儒医将该风潮引入医学，而随
着儒医队伍的不断壮大、“援易入医”的现象普遍
出现，理学家构建的宇宙本原论、天理本体论等思
想成果也纷纷被引入到医学当中，促进了当时中医

界学术理论的构建和医理的阐发，张元素制方用药

理论的构建便是其中之一。

2 张元素制方用药: 气味为本，气味为用

张元素早年为儒生，儒门求学的经历为他借鉴

宋代理学思辨成果和 “援易入医”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如《医学启源》篇首的“天地六位脏象图”
便是易学、理学 “天人观”和医学结合的典型范
例。此外，刘完素对 《黄帝内经》和运气学的研
究成果亦促进了张元素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了
契合“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理论模
型，丰富和扩充脏腑气化论指导下药物的使用依

据，张元素对传统的制方用药理论进行了重构，按

照药物的“气”“味”对药物性用、制方进行分类
整理，并引入“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开创
了独特的易水学派制方用药理论。张元素在构建制
方用药理论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

特点。
2. 1 药性: 气味厚薄别，升降五类分
张元素将药物自身的气、味属性看作药物功效

的本原，并认为正是药物气味厚薄的不同导致了药

物之间功效互有差异，因此将药物气味的厚、薄作
为分类依据，并引入阴阳、五行、运气等概念，构
建出独特的药性体系，即药类法象。这种以药物内
在的气、味属性作为药物外在功效的最终本性，正
是张元素运用本体论思想的充分体现。
张元素深入钻研 《黄帝内经》，根据 《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篇》“阳为气，阴为味，……味厚者
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
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辛
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11］9及 《素问·至真
要大论篇》“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11］188

等条文，参悟出药物的气、味属性在临床药物使用
方面的指导作用。在 《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
更详细地指出: “夫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
酸、苦、辛、咸、甘、淡之味，各有所能，……夫
药之气味不必同，同气之物，其味皆咸，其气皆寒

之类是也。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
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12］50。
张元素认为，“气”和“味”为药物本身具有的特
性，也是药物功效的本质所在，并且药物的 “性
用”可以按照药物的气、味进行划分归类，这阐
明了中药功效分布具有规律性的特点; 不同药物之

间性用不等，是因为“互相气味，各有厚薄”，即
药物气味厚薄的差异决定了药物之间功效的区别，

这阐明了中药个体间具有差异性的原因。张元素能
够利用药物自身的气、味属性来合理地解释在药物
功效认知上存在的疑难问题，充分体现了其药物理

论的先进性。
同时，张元素参照 《黄帝内经》中相关条文，

将阴阳、五行等概念引入到药物功效理论的构建
中。依据《黄帝内经》中 “阳为气，阴为味”的
观点，张元素提出“气为阳，味为阴”，并按照药
物气味的不同，详细划分为味厚 ( 纯阴) 、味薄
( 阴中之阳) 、气厚 ( 纯阳) 、气薄 ( 阳中之阴)
四类; 根据《黄帝内经》中相关运气理论和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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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观”，将木、火、土、金、水五行与自然界
中风、暑、湿、燥、寒五气相对应，与气机升降交
变中生、长、化、收、藏、升、浮、降、沉进行匹
配，最终把常用的药物按照气味厚薄、五行属性、
气机升降特性分为五大类，即风升生、热浮长、湿
化成中央、燥降收、寒沉藏，如图 1 所示。

图 1 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图

张元素认为，风升生类药物属于 “味之薄者，
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如防风、羌活等; 热浮长
类药物属于“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
辛甘温热是也”，如附子、干姜等; 湿化成中央类
药物属于 “气平，味淡，兼气温凉寒热，兼味辛
甘咸苦”，如黄芪、人参、半夏、白术等; 燥降收
类药物属于 “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
泄”，如茯苓、泽泻等; 寒沉藏类药物属于 “味之
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如大黄、石膏等。
这五类药物共同组成 “制方之阶”，在六气和脏腑
病机的指导下，灵活用于临床制方遣药的过程中。
由上可知，张元素论药性以气、味为本，从

气、味的角度阐释药物的性用; 以药物气、味为纲
目，根据药物气味有厚薄之分，结合阴阳、五行、
运气学说等理论将药物分为五类，方便临床处方遣

药，而这种药效理论构建方式充分体现了哲学本体

论思想。
2. 2 制方: 气味有性用，五行本克生
张元素在药性理论中以药物的气、味属性为纲

目，制方理论中则以气味用药为核心。根据张元素
组方思路对制方方法进行分类，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气味制方法”，另一类为 “五行生克制方
法”，两种制方法均涉及气味用药。
气味制方法是对张元素 《医学启源·用药备

旨》中提及的 “制方法”的概括，其理论依据主
要来源于 《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药物气味性用使
用经验，如 《素问·脏气法时论篇》中 “辛散、
酸收、甘缓、苦坚、咸软”［11］48，以及 《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篇》中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
阴”［11］9等。基于 《黄帝内经》相关理论，张元素
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进一步总结为 “辛
能散结润燥，苦能燥湿坚软，咸能软坚，酸能收

缓，甘能缓急，淡能利窍”［12］50，极大地扩展了药
物气味性用使用依据。药物的气味性用结合四时气
交、五脏生理病理特性演变为 “升降浮沉补泻法”
和“脏气法时补泻法”。医家学者通常所讲的 “五
脏苦欲补泻法”实为 “脏气法时补泻法”的主体
内容［13］。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气味制方法的具体
操作为: 识其病之标本脏腑，寒热虚实，微甚缓

急，而用其药之气味，随其证而制其方也，是故方

有君臣佐使，轻重缓急，大小反正逆从之制也。
以张元素自创的当归拈痛汤为例，该方用于治

疗湿热病，以 “湿淫于内，治以苦温”为治则。
在药物选择方面，以辛能散、苦能燥湿，选用羌
活、防风为君药，透散关节经络之湿; 升麻、葛根
苦辛平，白术、苍术苦甘温，升麻、葛根味薄可引
清气上行，白术苦能除湿，甘能和中，苍术体轻气

壮可祛皮肤腠理之湿; 当归身辛温可活血散瘀，人

参、甘草甘温可补脾养气，亦能制苦药伤胃之弊;
湿热相和，苦以泄之，故用苦参、黄芩、知母、茵
陈; 治湿须利小便，淡能利窍，故用猪苓、泽泻。
本方在治法治则的确立以及药物的选取上均以药物

气味性用为根据，充分体现了张元素气味制方法的

组方思路。
五行生克制方法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为依据，

以风、暑、湿、燥、寒五气为纲，细分为五类制方
法，风制方、暑制法、湿制法、燥制法、寒制方。
例如，风的五行属性为木、在脏为肝，辛的五行属
性为金、在脏为肺， “风制方”中以 “风淫于内，
治以辛凉，佐以苦辛，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为
治则，从五行、五味、五脏的归属关系来理解为
“风淫于内，即是肝木失常也，火随而炽，治以辛
凉，是为辛金克其木，凉水沃其火” ( 《医学启源·
用药备旨》) ［12］60，即风淫于内为木、火失常，可
用金克木、水克火。五行生克制方理论是将五行与
五淫、五脏、五味相串联，先对辨证结果进行归
纳，以五淫中某一邪统之，即 “气化”或抽象化
辨证结果，其后根据五淫与五行的配属关系，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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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间生克制化理论为指导，处方遣药。
张元素组方思路以气味制方法和五行生克制方

法为主，前者多宗药物气味性用使用经验，后者多

本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气味用药依旧处于两种制方

法的核心环节。
2. 3 理论: 性用本气味，脏腑重气化
药物的气味贯穿于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的始

末。通过系统研究易水学派学术理论可以发现，药
类法象和制方法的构建是为了完善其 “五行-五脏-
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理论模型，也是为了丰富
和扩充脏腑气化论指导下的制方用药的理论依据，

以形成全面、系统、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中医学理
论。

1057 － 1077 年期间，由宋代校正医书局校勘
完成的《素问》 《伤寒论》再次面世［14］，此时北
宋正盛行由宋代理学家以宇宙本原论［15］、天理本
体论［16］、气一元论［17］、象数易学［18］等构建的新
“天人合一”观，而宋代理学这种从哲学高度重塑
天人关系的思辨活动也对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帝内经》中的运气学说集天文学、气象学、物
候学、律历和医学于一体，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为
理论依据，以天干地支为推演工具，推究自然气候

变化与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运气学说充斥着
“天人合一”思想，引起医家和儒者的极大重视，
运气学研究在医界开始流行［19］。宋徽宗时期实行
的“天运行政”以及将运气学纳入医学考试范围，
更进一步提高了运气学在医学中的地位［20］，当时

甚至有“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一语流
传。《黄帝内经》和运气学的研究热潮同样对处于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元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完素在 《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将 《黄帝

内经》中 “病机十九条”有关五脏诸病归纳为
“五运主病”，将散见于 《素问》及王冰注释的有
关病证归纳为 “六气为病”，系统地将人的生理、
病理、脏腑病证与五运六气相关联［21］。张元素借
鉴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将 《素问玄机原病式》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节略，收入 《医学启源·内经
主治备要》［12］29 － 36中，并按照刘完素的体例补充了
六气各自的主治方药。在吸取刘完素学术精华的同
时，张元素认识到人体脏腑、五运、六气与五行之
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五行的重要性，将六气中

“少阴君火 ( 热) ”与 “少阳相火 ( 暑) ”纳入五
行“火”的范畴，化裁 “六气”为 “五气”，并
将五行与五气、脏腑、经络、用药、制方相串联，

构建出系统的“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
模型，并用以指导医学实践。如 《医学启源》篇
首的 “天地六位脏象图”中，六气中 “相火主极
热”和“君火主热”均与五行之中的 “火”进行
配属; 《医学启源·用药备旨》 “药类法象”中分
列风、热、湿、燥、寒五类， “五行制方生克法”
中亦为五类制法。
张元素的“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

理论模型将脏腑病机与六气病机相融合，把固化的

脏腑概念进行 “气化”，如 “木-肝-风” “金-肺-
燥”之类; 将五行元素与气的相关属性配属于脏
腑，改善了传统脏腑辨证理论中对病位概念的过分

强调，同时更加重视病机转变的多样性，开创独特

的易水学派医学理论。正是在这种独特的 “脏腑
气化论”指导下，张元素重新梳理和总结了历代
药物使用经验，以药物的“气”“味”属性贯穿于
药物理论的构建，契合了该理论对药物功效的新要

求，最终形成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独特中医理论。
由上可知，张元素构建以药物气味为主的制方

用药理论紧密地契合了 “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
象-制方法”的理论模型，也丰富和扩充了脏腑气
化论指导下制方用药的理论依据，且在构造过程中

无形地运用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方法。

3 小结

综上所述，在宋代理学广为传播、 《黄帝内
经》和运气学研究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儒医张元
素对中医经典进行了苦心研究。在借鉴和完善刘完
素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张元素进一步提出 “五行-
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的理论模型，提出
脏腑气化论等相关理论; 同时为了形成全面、系
统、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中医学理论，开始构建制
方用药理论，以契合其理论模型。张元素这种制方
用药理论构建方式充分体现了哲学本体论思想，所

重构的制方用药理论不仅紧密地契合了其 “五行-
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的理论模型，也丰
富了脏腑气化论指导下制方用药的理论依据。同时
必须指出，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的构建并未舍弃历

代积累的药物功效精华，而是将药物的独特功效和

特殊用法进行归纳整理，分类汇总于 《医学启源》
诸篇中，如“随证治病用药”“去脏腑之火”“各
经引用”等。这些理论为形成其 “引经报使”理
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本草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至今仍然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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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ZHANG Yuansu's Prescription Formulation and Medication Theory
GAO Lidong1，MA Li1，LIU Xinyu1，LIU Zhichao1，WANG Baohe2

1． Graduate School，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301617; 2．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Ｒ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ntology by the Confucian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Confu-
cian scholar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years，ZHANG Yuansu began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prescription formulation
and medication theory to improve his medical theory system． ZHANG took the“qi”and“taste”attributes of medicine
as the origin of medicine efficacy，took the thickness and thinness of“qi”and“taste”of medicine as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then introduced the theories of yin and yang，five phases and five evolutive phases and other theorie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he took“qi”and“taste”medication as the core，and sorted out the“formulation method by qi
and taste”and“formulation method by the theory of mutual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five phases method”．
ZHANG Yuansu took the internal“qi”and“taste”of medicine as the ultimate nature for the elaboration of the exter-
nal efficacy of medicine． The method of building that theory fully embodies the philosophy of ontology． The prescrip-
tion formulation and medication theory closely conforms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five phases-five Zang-fu viscera-
five qi-Yaolei Faxiangzhi theory”，and also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edic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qi transformation of Zang-fu viscera”．
Keywords prescription formulation theory; medication theory; ZHANG Yuansu ontology

( 收稿日期: 2020 － 04 － 05; 修回日期: 2020 － 06 － 29)
［编辑: 崔京艳］

·1681·中医杂志 2020 年 11 月第 61 卷第 21 期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0，Vol． 61，No． 21


